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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要讓我替親情下註解，只能是撲朔迷離了。身處兩個大家庭

中，難念的經似乎不只一兩本，在都市緊湊的生活步調的催化下，

同儕與鄰居的地位似乎都更勝於阿姨叔伯。逢年過節的寒暄只有長

輩與同輩間的攀比，一頓年夜飯過後又各奔東西。小時候可能還覺

得沒什麼，但隨著年紀增長，感受到的寒意卻更勝年末刺骨的天

氣。不知從何時我開始想著，回家吃團圓飯備感壓力，血緣關係就

像是被織的稀碎的蜘蛛網一樣，既脆弱又無用。 

 

    然而時間是不會為任何人而等待的，抱持著這樣想法的那一

年，奶奶離世了，透過一連串瑣碎的儀式，我才從家人們的眼淚中

體會到，愛有很多形式，而親情的愛，很多時候比起直白表達，更

多的是含蓄與壓抑。我看著爺爺孤身一人站在靈堂的最前面，好幾

次差點站不住，都是身後的兒女輪流攙扶著才得已撐完整個流程。

親情這張網雖然稀碎，卻似乎仍能在最需要幫助的時候拉著使我們

不往下墜落。 



     聽爸爸說，爺爺年輕時是地方角頭，好面子又倔強。現如今八

十多歲了，仍舊散發著不好親近的氣息，兩年前動了心臟瓣膜置換

手術，他堅定的拒絕任何兄弟或朋友前來探望。如此爭強鬥勝的爺

爺，記憶正一點一點的隨著時光流逝，就好比我已經從高中畢業五

年了，爺爺見到我還是會問什麼時候從高中畢業，拍拍我的手叮囑

我要考個好大學。每當我仔細感受，就會對這樣的親情流露感到心

痛，我渴望抓住這些由情感編織的細絲，卻總是在指尖觸碰後溶

解，越是想要緊握，就越容易從指縫中流出。 

 

    流出的那些時光軌跡，卻不可能倒轉了。 

 

    那一天上完課從實驗室回家，傍晚六點多家門口緊挨著馬路的

街景一如往常，雍塞的車流與交通義警常駐。若真要找出與前幾天

不同的地方，也許就是空氣中夾雜著潮濕與冰冷，下著毛毛細雨。

我拉起帽子收起手機，從背包中拿出摺疊雨傘撐開，指尖傳來雨滴

的溫度，寒意一路從掌間傳遞全身，驅使我加快腳步。 

 

    爺爺站在大樓的門口，戴了一個競選總部發的鴨舌帽，只穿了

一件白色短袖 POLO 衫、我不知道材質的五分褲，與一雙夾腳拖。 



    「阿公！」我收起折疊傘，加快速度走向他，我不確定他找

誰，是三樓的叔叔，四樓的姑姑，還是五樓的阿伯？ 

 

    「阿公！！」阿公重聽，我又加大音量，把口罩拉下來。 

 

    「阿瑜，下課了？」他拍了拍我的背，即使戴著口罩，我還是

可以知道，他正對著我笑。 

 

    「阿公，你欲找誰？」「謀啦。攏不在，我要回去了。」他兩隻

手背在背後，就要往前走，彷彿不知道有下雨，彷彿吹到他的風都

失去了溫度。 

 

    身體比語言更快的做出反應，我重新打開折疊傘，不知哪裡來

的勇氣我伸手挽住爺爺的手臂，「我陪你走回去啦！」 

 

    事實上，爺爺家不過在半條街外，但在踏出靠近爺爺的那一步之

前，我曾覺得和爺爺的距離很遠，甚至還認為我們這一代的小孩和祖父

母不親是稀鬆平常的事情。他輕輕的推開我，跟我說不用，很奇怪，這

個動作卻自動抵銷了我一直以來自以爲的距離感。「妳趕緊回去！」 



    「阿公，我毋甘你淋雨啦！」我厚臉皮的再靠近他一些，握住

他的手，這時才發現他的關節已經有些僵硬、肌肉也萎縮了，掌心

的皮很厚，卻能將異常溫暖的溫度傳進我的掌心。我們走得很慢，

經過騎樓，有一位阿姨走出來跟爺爺寒暄幾句，待她離開，爺爺困

惑的回頭問我「她是誰？」隨即笑得像個孩子。 

 

    快到門口，他突然問我一句「會冷麼？」我連忙說不會不會，

身上穿了兩件刷毛衣服，對比爺爺單薄的身軀，我腫得像顆球。我

拉大嗓門，跟他說「阿公外出也要多穿一些，今後會越來越冷的，

保重身體。」他說好，比了手勢叫我快點走。 

 

    「走好。」他跟我說，我用力點頭轉身回家。 

 

    我越走越快，那句「會冷麼」一直縈繞在我的腦海中揮之不

去。對我而言，那句話夾帶著過多的情感，包裹著溫柔如巨浪般朝

我襲來，我措手不及。 

 

    外公最後一次躺在一般病房的那天也很冷，但沒有下雨。 

 



    他帶著氧氣罩，蓋兩件被子，手臂上插著大小長短不一的管

子，身旁圍繞著各種儀器，情況並不好。二阿姨守在床側，媽媽在

外頭叮囑看護小姐事項，我和小阿姨站在床尾陪伴著外公。突然一

句「會冷麼」打破病房單調的節律聲，我回過神，外公又說了一

次，已經氣若游絲的他，竟然意識異常清楚地盯著我問「會冷麼」。

我的心沈了下，小阿姨立刻把病房內可以看到的外套都堆在我身

上，一邊說著「不用擔心，她不會冷」，我也對著外公一直猛點頭，

讓他放心。 

 

    外公又沈沈睡去，「妳真的有冷嗎？」小阿姨把手中的熱水袋遞

給我，「現在呢？」我搖搖頭，並細細回想方才發生的事。才發現空

調確實很冷、才發現直到接觸熱水袋之前我的身體仍在顫抖、才發

現外公的愛總是表達的很含蓄，但一直存在，他將滿溢出的關懷透

過話語織成了網，澄澈透明，不著痕跡的將溫暖覆蓋在我身上。 

 

   「會冷麼」是外公和我最後一次對話，而那天爺爺的聲音和外公

的話語在我毫無防備時重疊在一塊，再次張開眼睛，視線已然模糊。 

 

 



    我沒有忍住，拔起腿往回跑，用力抱了爺爺一下。他似乎嚇了

一跳，但隨即露出口罩也藏不住的微笑，摸摸我的頭，告訴我要認

真讀書。我曾想過怎麼樣才是感受到一個人真正無償愛你的瞬間，

又要有怎麼樣的理由才能讓你甘願無償的愛一個人，這個看似無解

的題目卻被家人給予的愛一次次地化解。可每當我領悟後，想要往

更深一層去探究，卻總是伴隨著一些生命與時光不可逆的流逝作為

成長的代價。 

 

    我依然在情感編織的海洋中浮沈，尚未被磨平的稜角依舊容易

被激起的浪花給觸動，可我終於明白，不論我如何在其上翻騰或向

下沈淪，遍體鱗傷後都會有一雙雙溫柔的手替我修補傷口，讓我能

抓住僅有的、不可替代的時光碎片，再一次用力的去愛人，就如同

他們一如既往的愛我一樣。 

 

 


